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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航 吴仁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那时选择升学志愿也有‘热门’与‘冷

门’之分。‘热门’是指所谓‘个人出路’大

的，如工程等；‘冷门’是指‘个人出路’小

的，如师范、文法、地质等，而且觉得功课好

的应读‘热门’，功课差的应读‘冷门’……”

自 1952年新中国首次高考启幕以来，

如何选专业填报志愿，至今仍是热点话题。

时光回溯至 1953年 5月 26日，这是北京地

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大一学生殷鸿

福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下的当时社会上

“流行的说法”。

填报志愿时，许多同龄人不理解，从小

在江南水乡长大、高考成绩优异的殷鸿福，

明明可以读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的电机、工

程等“热门”专业，却执意选择刚成立不久

的北京地质学院，学习矿产勘探。

从一个没爬过高山、没蹚过远路、“跑

两步就喘”的文弱书生，到耄耋之年依然穿

梭在高山峡谷，进行野外科考的地质学家；

从北京地质学院的首届新生，成长为攻克

地质古生物学“卡脖子”难题的中科院院

士，殷鸿福用 70 年时间，诠释了他的人生

选择——“以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

国服务感到自豪和幸福”。

他从青年时代立下志向，用 70 年奋

斗，为祖国地质事业在全球地质史上钉上

了一颗“金钉子”，也把自己的人生打磨成

了一颗金钉子。

回忆起 18 岁那年在《中国青年报》发

表的《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一文，

而今 88岁的殷鸿福感慨，“面对‘卡脖子’，

当今时代尤为呼唤‘钉钉子’精神，锚定一

个国家需求的方向，不断掘进”。

空一半的中国矿产分布
图，让他决心填报“最苦的专业”

1952年，殷鸿福从上海育才中学毕业

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清华交

大，电机机械”。彼时，在大多数同学眼中，

学习这些“热门”专业是实现个人抱负的不

二选择。

殷鸿福在中学时期就是班里的“尖子

生”，又担任班里的团支部委员。1952 年 8
月，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

按当时的成绩，他可以“稳上”清华大学或

交通大学的热门专业。

然而，年少的殷鸿福有自己的考量。

其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矿产资源事关

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地质工作搞不好，

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国内急需大量

地质人才，投身矿产资源勘探。1950 年毛

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专门为留苏学习地质

专业的中国学生题字“开发矿业”。

以石油为例，还笼罩在西方学者“中国

贫油论”阴云中的中国大地，甚至有“一滴

血也未必能换来一滴油”的说法。

情势的急迫从一个经典电影镜头中可

见一斑：20 世纪 50 年代，王进喜作为工业

战线代表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长安

街上的公共汽车都因为缺油背上了煤气

包，这个后来以“铁人”闻名的汉子，蹲在路

边直掉泪。

1952 年，国家对高校进行院系大调

整，一批来自国内地质领域的顶级专家从

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名

校走出，来到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建设

起新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体系。

“为祖国找矿”的号召，在年轻的殷鸿

福内心埋下了一颗种子。

高考填报志愿时，兄弟三人中平日里

“最听话”的殷鸿福做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

镜的决定——“越是苦的，越是国家需要的

专业，我越要报”。

他把艰苦专业和个人兴趣做了结

合——选中地质矿产与勘探专业，最终以

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了

彼时刚刚筹建的北京地质学院。

大学时代是人生记忆中
最美好的时光

1952年秋天的开学典礼上，时任地质

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动情地讲道：

“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航空学院

是‘惊天’，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

地的勇士。”

而今回首那段如火的岁月，已是耄耋

之年的殷鸿福满怀深情，“那是人生记忆中

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彼时，虽然教学条件有限，但每位老师

都很认真地上好每一堂课。

有一次，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 (院士)的老师杨遵仪在讲授一种名为

“石燕”的化石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化

石形态，索性一只脚搭在椅子上，双手舞动，

模仿燕子展翅的动作，还打趣地说道：“看！这

就是石燕的样子。”霎时间全场大笑。

此外，讲授地史学的王鸿祯教授和讲

授矿物学的於崇文教授，都是著名的地质

学家，亦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选中科院院

士。当时，同学们并不知道这些老师的来历，只

觉得他们的课堂生动有趣，十分硬核。

在当时班上的 30名同学中，殷鸿福多

数考试都在前三名。其中，大三上学期王鸿

祯教授讲授的地质历史学课程逻辑尤为清

晰，“很合胃口”，殷鸿福最终也取得了甲等

的成绩。

由于新中国急缺矿产资源，系里安排的

专业课程主要围绕“矿产”和“勘探”两个方向

来设置，大多数课程与地质学和勘探工程有

关。大二划分专业时，又分成了不同小方向，

其中，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是“肉眼可见”的

苦和脏。殷鸿福选择的正是这个专业。

除了课堂学习，“跑西山”也是地质学院

师生的日常活动。每到星期天，殷鸿福便和

同学们早早起床，背起地质包，装上地质锤、

罗盘和放大镜，带着一天的口粮，徒步爬到

20公里外的红庙岭和鹫峰，进行野外考察。

从学校到西山没有公交车，习惯了上

海百米左右就有一个车站的殷鸿福，着实

吃了不小的苦头。一来一回常常要步行四

五个小时，脚都磨出了血泡，爬到半山腰便

汗流浃背……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大学时期“跑西

山”的经历，殷鸿福依然认为，这是对自己

身体素质和精神品格的宝贵磨炼。

“白云环绕着祁连山，深
山里有无尽的矿产”

“白云环绕着祁连山，鲜花开放在青海

的草原，草原上有肥壮的牛羊，深山里有无

尽的矿产……”

国家向年轻的学子们发出号召，“去唤

醒沉睡的高山，让它们献出无尽的宝藏”。

校园广播里常常循环播放的这句充满豪迈

诗意的呼唤，仿佛与一股理想主义的空气

交织，回荡在每一个地质学子的心头。

据统计，仅 1952至 1966年的 14年间，

北京地质学院就有数以万计的本科生、研

究生，怀揣着“火一般的热情”投身山原旷

野，奋战在地质工作一线，被誉为“建设时

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

1955 年 8 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

大西北传来——甘肃境内的祁连山发现了

“镜铁山”矿，宣告着我国结束了“西北无铁

矿”的历史。然而，铁矿被发现后，找到炼铁

的燃料——煤，成为当务之急。

1956 年 5 月，还未大学毕业的殷鸿福

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一道，主动响应号召，

暂时中断毕业论文的写作，调到西北地质

局寻找煤矿。

殷鸿福被分派到“公婆泉”工作——这

里位于新疆、甘肃和蒙古国交界的戈壁滩

上，当时是一个大漠横亘、人迹罕至的不毛

之地。由于缺少地理标识，又没有卫星定位

技术，殷鸿福和队友们只能凭借一张纸质

地图，判断自己在茫茫大漠中的大致位置，

一不小心便会走出国界。

队员们以已经发掘的小煤矿为中心，

找岩石、画路径，不断扩大搜寻范围。由于

当时的地质填图（一种矿产勘探的基本工
作方法，按照一定比例尺，将地质体和地质现
象填绘在底图上，构成地质图——记者注）需
要依靠计步器来测量距离，方圆几十公里的

大漠，只能靠队员们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

直到如今，“白云环绕着祁连山”的旋

律，依然深深镌刻在殷鸿福的脑海中，“搞

地质的人，野外是第一实验室”成为他 70
年来始终坚守的信条。

1985 年，为寻找确定地层年代的“金

钉子”，50 岁的殷鸿福带病攀登海拔 4000
多米的岷山，因体力不支摔倒在乱石中，造

成膝盖骨粉碎性骨折。然而，仅经过一年多

的医治和休养，他又重新奔波在地质科考

的路上。

现在，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野外科

考、野外生存依然是地质学专业新生的必

修课。如何在野外生火、找吃的，是 00后大

学生们入学后必须掌握的第一项技能。

“野外考察那么苦，殷老师是怎么坚持

下来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专

业大四学生孙家淮，还记得 4年前的新生第

一课上，殷鸿福对同学们的谆谆嘱托：“野

外很苦，但想想祖国的需要，想想自己对地

质事业的热爱，方能苦中作乐，化苦为乐。”

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
“钉钉子”精神

在导师杨遵仪的指导下，殷鸿福将地

质古生物学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志趣。1961
年研究生毕业后，殷鸿福选择留校任教，站

上三尺讲台的同时，带领学生奔波在崇山

峻岭间，寻找上古遗迹。

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一口

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中国第一批赴美

进修的学者。

在美国的两年间，殷鸿福发表了 6 篇

SCI 论文，也深刻地感受到国内外教育和

科研水平的差距。

殷鸿福注意到，当时美国的生物教材，

已经重点关注于细胞、分子和 DNA，而国

内却依然停留在动物和植物的分类。在殷

鸿福深耕多年的地质古生物学领域，国外

也涌现出大量的新知识、新视野。他下定决

心，要把这些新知识带回来。

殷鸿福即将回国之际，美国一家大型

石油公司向他抛来橄榄枝，开出高于国内

数千倍的待遇，极力挽留他。

那时，殷鸿福在国内的全部收入是每

月 65元的工资，而纽约一罐可口可乐的售

价是 6角 5分美金。按当时的汇率，国内一

个月的工资，大约只够买国外的 10 罐可

乐，但他毅然回国。

回国后的 20年，殷鸿福仿佛开启科研

之路的爆发阶段，也为中国地质学领域迎

来一个个足以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

“金钉子”是划分全球地层年代的世界

统一标尺。因其数量稀少、界定标准严苛、

对全球地学研究意义重大，一度成为各国

地质学家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

“金钉子”，也被国际上视为衡量一个国家

地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之一。

面对这座全球性的学术高峰，各国科

学家都在暗中角力，以争取在本国国土上

标注更多的“金钉子”为荣。

直到 20世纪 80年代，西方国家陆续确

定了数十颗“金钉子”，可国土面积居世界

第三的中国，一颗也没有。

1986年，殷鸿福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与

国际二叠纪－三叠纪界线工作组主席、加

拿大地质学家 Tozer 当庭交锋，根据实地

考察推翻了国际上近百年来沿袭的化石标

准，提出将我国浙江长兴煤山剖面作为一

颗“金钉子”。

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

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煤山作为全球二叠

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殷鸿福

院士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 3 颗“金钉

子”之一留在了中国。

现在，全球正式确立的“金钉子”有 78
颗。其中，中国占据 11 颗，成为全世界“金

钉子”最多的国家。

70年与祖国共进，不断征服世界地质

学研究的高山险滩。在殷鸿福看来，今天国

家发展进展中面临很多压力重重的“卡脖

子”问题，但是自己的青年时代国家面临的

“卡脖子”问题更多更重，连火柴盒都要冠

名一个“洋”字。

面对“卡脖子”相关的时代之问，殷鸿

福院士用“钉钉子”精神作出回答。“每一位

院士之所以成为院士，就是在不断突破国

家‘卡脖子’工程中成长起来的，而这些都

离不开锚定一个国家需求的方向不断掘进

的‘钉钉子’精神。”

回望自己从大学时代开始的火热岁

月，殷鸿福深切寄语当代青年，“人才二字，

首先成‘人’，其次成‘才’”。

他说，成“人”就是要成为一个有家国

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成“才”则要有

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面对人生选择时，

要把个人兴趣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坐热

寒窗十年的“冷板凳”，方能淬炼成人生

的“金钉子”。

专业没有“冷门”与“热门”，国家需要就是一生志趣——

殷鸿福院士：坐热“冷板凳”，淬炼“金钉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见习记者 罗 希
实习生 杨紫琳

怀揣着成为一名化学教师的梦想，福

建一所高校的夏范范在选专业时，毅然选

择了化学专业。被化学专业“圈粉”，是因为

夏范范初中时在学校开设的化学实践课上

感受到了自然科学的魅力。在大学里，她也

总是能发现化学的美妙之处。“化学就像一

种神奇的‘魔法’，当我看到经过 8 天努力

合成的电池能够在电路上正常运行，看到

原本只在售卖柜中见到的口红、护手霜被

自己制作出来时，总会产生巨大的喜悦和

成就感”。

当年在志愿专业中填下“机电工程”的

陈成辉完全没有想到，几年后的自己会在

云贵高原上挖坑、布线、拌水泥、安天线，建

起小型射电望远镜阵，搜寻来自宇宙的微

弱信号。高中刚毕业时的陈成辉根据自己

的理解选择了“应该不愁就业”的工科类

专业。进入大学后，丰富的涉猎让他找到

了真正的兴趣所在，跨专业考了天文技术

与方法专业研究生。如今他正在这一领域

读博：“我学到的专业技能，比我的专业名

字更重要。”

随着各省高考成绩和分数线陆续公

布，许多高考生迎来专业选择必答题。中国

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各地高校学生

及职场新人发起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的专

业选择考量和在大学里的专业学习体验，

共回收来自 162所高校学生或毕业生填写

的有效问卷 2048 份。调查结果显示，选择

专业时，就业情况（79.79%）是受访者认为

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此外还有专业的未来

发 展（72.66%）、个 人 的 兴 趣 和 特 长

（70.61%）等。

就业、个人兴趣、国家社
会需求等是选专业主要考量
因素

就读于安庆师范大学的李妍纯惠用

“手足无措”形容自己填报志愿的场景。在

她看来，刚从高中机械的学习生活中脱离

出来，自己缺少对未来的清晰规划，对各个

专业的了解也十分局限和单薄，“再加上自

身信息搜集的能力较差，身边没有可供参

考的例子，我只能通过社交媒体上的碎片

化信息，考量各专业的发展前景”。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57.18%受访者在

选专业时比较迷茫，22.36%受访者感到非

常迷茫，20.46%受访者没有感到过迷茫。对

自己的喜好和特长不明确（65.77%）、对专

业了解有限（55.42%）是主要原因。

在陈成辉看来，高中阶段能涉猎课外

领域的时间和机会相对较少，对各个专业、

行业的了解有限，甚至抱有刻板印象是很

正常的，对于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进行

判断，可能产生一定的偏差。但陈成辉觉得

专业选择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在 20岁左

右的年纪，有很多调整和试错的机会。

曾经有明确目标的林子轩，读大学后

想法慢慢发生了转变。因为被一部影视剧

中的律师风采所折服，他毫不犹豫地在第

一志愿里填了“法律”，在同一学校的第二

志愿里写下了“新闻”。被新闻专业录取后，

他在大二辅修了法律。“理想和现实之间的

差距有些悬殊。”法律学习需要掌握很多繁

难、枯燥的法条，尽管理解要想成为出色的

律师，这些学习必不可少，但林子轩很快发

现，影视剧赋予角色的光环给他蒙上了滤

镜，而他并不适合学法律，反而是需要接触

很多新鲜事物、和人打交道的新闻传播专

业，很适合他的性格。

调查结果显示，在选择专业时，受访者

主要会考量个人兴趣（55.96%）、国家及社

会需求（41.55%）。除了吸取亲友建议外

（47.90%），网络也是受访者查询或咨询专

业选择建议的重要渠道之一（33.79%）。
综合考虑了自己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方

向，刘志成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和生

物科学纳入了自己的考虑范围。在网络上

搜寻很多资料后，刘志成对“能与生物打交

道”的专业兴趣愈发浓厚：“最终，我与安徽

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结下了缘分。”

“因为高考成绩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我

决定先选学校，再选专业。”在确定了可能

会被录取的学校之后，李妍纯惠便“集中

火力”，在专业选择上下起了功夫。“先通

过学校的官网和相关 App，搜索各个专业

的实力、就业前景，再综合自己的性格特

点和爱好，缩小选择范围。”左右斟酌后，

英语专业和广播电视学专业进入了“决赛

圈”。最终她如愿被安庆师范大学广播电视

学专业录取。

专业选择并非“一锤子买卖”

大学里浓厚的学习氛围也让刘志成对

生物科学专业的态度从感兴趣变成了热

爱。“大一下学期，我加入了一个生命科

学竞赛团队，主要做玉米抗病基因研究。

历时一年多，我们在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

绩。”在他看来，在选择专业的诸多参考

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兴趣。“我所在的生

物类创新实验班就是由一群对农业有着浓

厚兴趣的同学自主申请而组建的，几乎每

一名同学都参加了科学研究或是创业实践

项目。”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10.94%受访者对

自己的专业非常满意，25.83%受访者表示

比较满意，47.17%受访者认为相对可以，

13.48%受访者不太满意，认为专业不是自

己向往的，2.59%表示不喜欢自己的专业。

去年从河南一所高校毕业的震宇选择

了跨考心仪的金融学硕士。当年填报高考

志愿时，为了使分数利用最大化，他不得不

在专业选择上妥协。虽然被顺利录取，但他

发现自己对“千辛万苦”选择的专业始终提

不起兴趣。相比之下，震宇对经济学知识更

感兴趣，他享受参与经济活动、理解市场背

后蕴含的规律的过程。“当你意识到世界的

运作原理并不复杂时，你会感到非常有成

就感。”这坚定了震宇跨专业考研的决心。

他从大二开始着手准备，收集金融学的书

单和必修课程清单，考取技能证书，还制定

了详细的学习计划。

即使是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也会有

挫败的时候。第一次考研失利后，震宇萌生

了放弃学习金融学专业的想法。但很快他

发现自己无法从这个专业中抽离出来，“生

活中处处都有经济现象。我只是想买一根

雪糕，但是脑海中闪过的全是通货膨胀的

名词解释，思考到底是应该加息还是减

息”。金融学专业已经融入了震宇的生活，

他最终还是调整好了心态，投入到“二战”

复习。“二战”上岸后，震宇马不停蹄地开始

在证券公司实习，每天可以和金融实务打

交道，他十分开心。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在对自己所学专

业兴趣不足时，25.84%受访者会寻求转专

业的机会，24.92%受访者会自学、多去听感

兴趣的课，29.18%受访者通过参与课外培

训提升在感兴趣方向的能力，31.61%受访

者会尝试跨专业考研，28.57%受访者会到

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寻找实习机会，35.56%
受访者会瞄准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了解就

业需求并尽可能为之努力，46.81%受访者

选择走一步看一步。

真正就读了机电工程专业后，陈成辉

发现这并不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方向，但

本着“学到的技能最为实用”的初衷，他对

课程的学习很用心。让他感到兴奋的是，

“大学是一个不需要付出很多成本就能安

心学到很多东西的地方”，利用这个黄金时

期，他“疯狂”吸收自己感兴趣的各种知识

和技能。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名朋友向他演

示了如何用电脑与软件，配合无线电设备

接收无线电信号，并显示对应的频谱图像，

这让他产生了十足的兴趣。很快，他自学考

取了业余无线电台操作证，并办理了业余

无线电台执照。在研究相关设备时，他发现

无线电相关设备和射电望远镜也有关联。

对此如痴如醉、钻研入迷的陈成辉经过一

番探索和思考，决定转为学习天文技术。

陈成辉觉得，即便发现专业和自己的喜好

不符也不用灰心，学好基础学科和专业技

能，课余时间多去涉猎不同的方向，即便

暂时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点，也可以为找工

作做准备，并更有机会转型做自己喜欢的

领域。

师兄师姐建议：既要剖析
自己，也要了解社会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帮助

高中毕业生更好地选择专业，高校可以多

推出专业及就业方向的介绍（65.38%）；提

升中小学阶段的综合素质教育，帮助青少

年更好地了解、认识社会（62.06%）；在高考

后 推 出 面 向 毕 业 生 的 志 愿 填 报 辅 导

（56.15%）；等等。

李妍纯惠觉得，志愿填报是人生的重

要节点，需要高校、家庭及社会多方合力。

各个中学可以邀请读大学和毕业的校友回

校做经验分享，大学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为新

生提供更多专业信息以及填报志愿的建议。

“bilibili有‘我的志愿’栏目，抖音也会推出高

校直播，高校的教授和学长学姐平时也可以

在社交媒体上多进行科普”。

不过，受访者也建议准大学生对网络

平台信息保持谨慎。70.65%受访者认为社

交网络平台信息混杂，多看的同时需要有

自己的判断；59.42%受访者认为网上建议

很少考虑个人特质，还需要结合自身情况；

47.07%受访者认为其提供了较多有用信

息；36.23%受访者认为有些信息有误导性，

需要谨慎对待。

陈成辉觉得，一些专业介绍带着介绍

者的“有色眼镜”，不管是讲述专业情况、就

业前景，还是“避坑”指南，都有可能较为偏

颇。他建议正在选专业的准大学生，除了专

业介绍，不如也多看看某个行业的行业故

事、行业人士故事等，更丰富立体地了解

行业。

复盘自己填报志愿的经历，李妍纯惠

认为切忌因碎片化的信息走进认知的误

区。“尤其是在高考填志愿大热点环境下，

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更考验新生家庭的信

息辨识能力。不要因为‘热门’或‘冷门’的

刻板印象，盲从或武断地排除一些专业。需

要多看、多听，搜集可靠充足的信息，为决

策建立基础。”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78.32%受访者建

议选专业先评估自己的喜好和优劣势；

70.90%受访者认为需要对意向专业的就业

方向进行充分了解；58.79%受访者建议多

向行业人士咨询专业现状和前景；等等。

“除了兴趣外，还要考虑专业与自己的

适配度。”刘志成建议，可以在院校的官网

上下载各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和发展计划，

“可以反问自己是否会喜欢这些课程，这个

专业的培养目标与未来的人生规划是否符

合。为了避免在选择过程中过于理想化，还

可以多向身边的学长学姐询问经验”。曾为

喜欢的专业奋不顾身的震宇也持同样的观

点，“除了要注重兴趣，对职业有长远的考

量，专业的就业前景、考研难度以及目标院

校的保研比例等也要查清楚。”震宇也希望

正在填报志愿的学弟学妹不要太过于焦

虑，要明白在任何学校、任何专业里，都需

要持续努力，不会一劳永逸。

林子轩建议学弟学妹在自我剖析的同

时，也要更多地了解社会、制定职业规划。

“尽可能去了解国家、社会需求，以及目标

专业的就业情况等等。如果中学阶段没有

特别的了解途径，那么就要在大学阶段多

去实习、多去尝试不同的领域，甚至也要尝

试和自己专业不同的行业。”而现在，他即

将到一家券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实习，

开启全新的尝试。

选择了个人志趣与国家发展方向同频

共振的专业，刘志成对扎根农业这片土壤

的决心更加坚定。“希望能从事植物和作物

领域的科学研究，为我国生物学和农业发

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刘志成提到，他

会积极鼓励身边的学弟学妹报考自己所在

的专业，“现在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和三

农工作，农科类专业的就业前景也是非常

广阔的。欢迎感兴趣的同学来到农业类院

校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夏范范、陈成辉、
震宇、林子轩为化名。）

近八成受访者选专业时曾感到迷茫，对个人喜好和专业不了解是主要原因——

近八成受访青年选专业最看重就业前景


